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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欺凌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以往的研究焦点是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成年人的研究相对较少，特

别是成年人职场网络欺凌的研究非常有限。本文主要探讨了职场网络欺凌的概念、发生率、相关因素以

及测量方法，以期为职场网络欺凌提供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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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bullying has become a prominent concern. Previous research focused on children and ado-
lescents, and the extant literature on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is limited. This paper mainly dis-
cusses the concept, prevalence, related factors and measurement of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This 
paper provid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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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欺凌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Mishna et al., 2012)。儿童

和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然而，尽管研究人员对传统职场欺凌的研究越来越多，但现

有的关于职场网络欺凌的研究却非常有限。有证据表明，网络欺凌会发生在职场中(Baruch, 2005; Farley et 
al., 2015; Privitera & Campbell, 2009)，并对员工产生负面影响(D’cruz & Noronha, 2013; Snyman & Loh, 
2015)。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欺凌可能比传统欺凌产生更严重的后果(Dooley, Pyzalski, & Cross, 2009)，
因为网络欺凌的某些特征(例如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物理分隔，施暴者的匿名性)增加了恐惧性和不确定性

(Ford, 2013)，并且网络欺凌不受时间、工具或地点的限制，“工作”不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活动。工

作、科技、社交媒体和移动平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工作场所的格局正在改变。因此，研究职场中的网

络欺凌非常有必要。 

2. 职场网络欺凌的概念 

长期以来，网络欺凌的研究一直与儿童和青少年有关。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职场中的成年员工

也不能幸免于网络欺凌(Coyne et al., 2017; Kowalski et al., 2018)。虽然职场网络欺凌的概念有待研究，但

学术界已经提出了许多网络欺凌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共同点包括使用电子设备作为骚扰工具，具有重复

伤害意图，以及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Smith et al., 2008)。 
有关职场网络欺凌的研究较少，但这些研究包含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职场网络欺凌：网络

不文明和网络攻击。网络不文明被定义为“以计算机作为媒介的互动中表现出的违反相互尊重的职场规

范的交际行为”(Lim & Teo, 2009)。从概念上讲，网络不文明与网络欺凌的区别在于，网络不文明可以指

单一行为，它所涉及的行为没有网络欺凌行为严重，并且网络不文明的发生并不要求施暴者和受害者之

间存在权力差距。 
网络攻击被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使用通信设备的人在通信中表达的攻击，其中至少有一个人为

了造成伤害而攻击另一个人。”(Weatherbee & Kelloway, 2006)。有关传统形式的攻击和欺凌的研究阐明

了它们之间的不同(Schat & Kelloway, 2005)。首先，欺凌涉及重复行为，而攻击可以指单一行为。其次，

欺凌涉及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这不是攻击的先决条件。最后，攻击是有意实施的，但这并

不是定义欺凌的决定性条件(Einarsen, 2000; Matthiesen & Einarsen, 2007)。 
与网络不文明和网络攻击类似，网络欺凌与其在线下的同类行为有着相同的定义标准，包括反复经

历不恰当的、消极的和敌对的行为(D’Cruz & Noronha, 2013)，以及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Privitera & Campbell, 2009)。传统欺凌的受害者通常可以在家中逃避同事、主管、下属或与工作环境有

关的第三方(如客户)的欺凌行为。网络欺凌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实施的，这些技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

界限，使施暴者更容易接近受害者(Smith, 2012)。正因为如此，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可能更难以摆脱这种行

为(Slonje & Smith, 2008)。此外，网络环境为违法者提供了访问私人信息的机会，这在传统的面对面互动

中是无法实现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社会的、心理的或身体的)被视为欺凌的一个决定性

特征。但是，权力不平衡在网络上发生了改变。网络环境中的“权力”被认为源于技术(即在线内容的可

用性或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的特征，如匿名性)，允许在物理环境中权力低的个体成为网络环境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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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暴者(Dooley, Pyzalski, & Cross, 2009)。欺凌和网络欺凌都可以直接(如侮辱)或间接(如八卦)针对受害

者。然而，与传统欺凌行为相比，网络欺凌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Langos, 2012)。网络欺凌发生时，受

众范围会大得多。在线交流可以跨越工作组障碍，使得所有组织成员甚至公众都可以观看到私人冲突。

例如，某印度信息技术部门的员工使用社交网站对他们的经理表达不满，员工们就管理者的工作方式、

个人特点和人际关系发表了评论。每条帖子都会引发旁观者的评论，而这些旁观者通常都不认识被讨论

的人(D’Cruz & Noronha, 2013)。 
尽管这些特征可能会导致职场网络欺凌与传统职场欺凌之间产生差异，但职场网络欺凌与传统职场

欺凌在概念上是相似的。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使权力和重复的方式可能与面对面的情况不同(例如，匿

名可能代表权力差距)，但网络欺凌仍然以重复和权力不平衡为特征。综合上述观点，职场网络欺凌应具

备以下特点：(a)在一段时间内反复进行，或者(b)至少进行一次，但对个体的私人生活构成侵犯，(可能)
将其暴露在广泛的网络受众中。因此，可将职场网络欺凌定义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反复遭受与工

作环境相关的数字媒介(如电话、电子邮件、网站、社交媒体)实施的负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职场网络

欺凌的受害者很难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行为的伤害。 

3. 职场网络欺凌的发生率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对职场网络欺凌的研

究逐渐增多。最近，一项针对 10 个不同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捷

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000 名成年工作者的在线调查发现，90%的参与者认为通过数字媒体发表攻击性

言论构成网络欺凌；53%的参与者认为社交媒体侵犯了他们工作场所的隐私，11%的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过与工作相关的令人尴尬的照片或视频，9%的参与者经历过同事在网络上的攻击性或冒犯性行为

(AVG Technologies, 2014)。 
在美国，Kowalski 等人(2018)对 3699 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网

络欺凌经历发生在成年期，其中 72.7%的受访者表示网络欺凌的施暴者是同事。此外，网络欺凌在那些

认为互联网对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的员工中比那些认为互联网对他们的工作无关紧要的员工中更常见。 
在英国，80%~88%的人在过去六个月内经历过网络欺凌，14%~20%的人被认定为网络欺凌受害者(六

个月内至少每周经历一次网络欺凌) (Coyne et al., 2017)。最常见的网络欺凌经历是被忽视观点或意见

(52%~58%)，处理难以完成的工作(42%~58%)，被赋予不合理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0%~59%)，以及被忽

视或被排挤(40%~41%)。英国一家财富 500 强公司的 649 名办公室员工的样本显示，9.2%的受访者表示

通过电子邮件遭受欺凌(Baruch, 2005)。158 名英国实习医生的样本中，46.2%的人报告至少经历过一次网

络欺凌(Farley et al., 2015)。在瑞典，3371 名成年工作者的样本显示，9.7%的人被归为网络欺凌受害者(六
个月内至少每周经历一次网络欺凌)，男性和主管比女性和非主管遭受到更多的网络欺凌(Forssell, 2016)。
另一份对瑞典成年工作者调查中同样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Jönsson et al., 2017)。 

Privitera 和 Campbell (2009)调查了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会 103 名男性员工发现，10.7%的人遭受通过电

子邮件或电话的网络欺凌。在新西兰 2000 多名在职成年人的样本中，2.8%的人遭受过网络欺凌(使用了

更严格的分类标准，即每周经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负面行为，持续至少六个月) (Gardner et al., 2016)。 

4. 职场网络欺凌的相关因素 

与职场网络欺凌相关的因素分为两类：一、与个体相关的因素，包括员工的健康、情绪和人格。Vranjes 
等人(2018)研究欧洲成年员工样本发现，职场中的网络欺凌经历会导致员工六个月后心理健康水平小幅下

降。职场网络欺凌也与职业倦怠、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Kowalski et al., 2012; Kowalski et al., 2018; Bar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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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Gardner 等人(2016)对新西兰的成年员工研究发现，经历更频繁的网络欺凌行为与较差的身体健康

有关。Kowalski 等人(2012)在一项针对本科学历工作者的研究中发现，经历网络欺凌与感到害怕、羞耻、

尴尬、无助和愤怒呈正相关。 
二、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包括员工与工作或组织相关的态度和行为。遭受网络欺凌与工作满意度下

降相关(Baruch, 2005; Kowalski et al., 2018)。遭受网络欺凌的员工更有可能辞职或寻找新工作(Baruch, 
2005; Kowalski et al., 2012)，反生产行为增加(Kowalski et al., 2018)和工作效率下降(Baruch, 2005)。 

5. 职场网络欺凌的测量 

最初测量职场网络欺凌常使用的问卷是修正版的消极行为问卷(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Revised, 
NAQ-r; Einarsen, Hoel, & Notelaers, 2009)。也有研究者使用他们自己开发的职场网络欺凌问卷，例如，

Gardner 等人(2016)开发了一种测量职场网络欺凌的问卷，该问卷使用了 20 种负面行为的列表。最近，已

经有了专门测量职场网络欺凌的问卷(见表 1)：网络负面行为问卷(Cyber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CNAQ; Farley et al., 2015)、职场网络欺凌问卷(Workplace Cyberbullying Measure, WCM; Farley et al., 
2016)、职场网络欺凌行为清单(Inventory of Cyberbullying Acts at Work, ICA-W; Vranjes et al., 2018)和网络

欺凌问卷(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CBQ; Jönsson et al., 2017)。 
 
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for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表 1. 职场网络欺凌的测量量表 

量表名称 条目数 子量表 内部信度 

网络负面行为问卷(Cyber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CNAQ) 19 个 工作相关； 
个人相关； 

α = 0.85 

职场网络欺凌问卷(Workplace Cyberbullying Measure, WCM) 17 个 工作相关； 
个人相关； 

α = 0.93 

职场网络欺凌行为清单(Inventory of Cyberbullying Acts at Work, ICA-W) 10 个 
工作相关； 
个人相关； 
侵入； 

α = 0.81 

网络欺凌问卷(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CBQ) 20 个 / α = 0.96 
 

WCM、ICA-W 和 CBQ 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在考察因素结构的相似性时，CNAQ、WCM 和 ICA-W
都有与工作相关和与个人相关的因素。WCM 和 ICA-W 都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建

立其因子结构。ICA-W 与其他量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增加了侵入因素，使其成为研究侵入相关研究的

测量标准。WCM 可能成为测量职场网络欺凌的首选，因为它展示了超越传统欺凌和网络攻击的测量职

场网络欺凌独特方面的能力。 

6. 研究展望 

首先，可以研究与职场网络欺凌相关的一系列变量。例如，目前职场网络欺凌的性别差异研究很少，

男性是否比女性更容易经历职场网络欺凌(Forssell, 2016; Jönsson et al., 2017)值得进一步探索。职场网络

欺凌与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也相当有限，Giumetti 等人(2013)建议引入压力反应的心理生理测量(例
如血压、心率)来帮助解释身体健康的下降。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与传统职场欺凌相关的变量，如组织

承诺和病假等(Nielsen & Einarsen, 2012; Nielsen, Indregard, & Overland, 2016)。 
其次，职场网络欺凌问卷都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研究职场网络欺凌。职场网络欺凌似乎由各种行为

组成，这些行为源于比受害者拥有更多、平等或更少权力的个人，通过各种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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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网络欺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未来的研究需要开发从施暴者角度研究职场网络欺凌的问卷。 
再次，在职场网络欺凌研究中，目前缺乏采用实验设计的研究，因为让个体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遭

受职场网络欺凌，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负面的精神和身体压力，这是不道德的。与研究职场网络不文明类

似，模拟工作情境的实验室研究可能是成功研究导致或可能导致职场网络欺凌的相关因素的一种方法

(Giumetti et al., 2013)。虽然实验室研究将减少外部效度，但可以控制外部变量和提高内部效度。研究旁

观者对网络欺凌施暴者及其受害者的感受时发现，在职成年人对欺凌小故事的反应是不同情欺凌受害者，

反而更有可能支持与工作相关的网络欺凌行为，而不是线下的个人欺凌行为(Coyne et al., 2017)。 
最后，由于职场网络欺凌对个体和组织产生了过多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需制定减少职场网

络欺凌的干预措施。由于目前缺乏对职场网络欺凌干预的研究，研究传统欺凌干预在职场和其他环境(如
学校)中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指导未来的研究方向。例如，在对传统职场欺凌干预措施的回顾中，有研究者

制定了有效减少职场欺凌或其相关因素的方法，包括对欺凌受害者的治疗、零容忍欺凌计划等，并提出

未来的欺凌干预研究可以使用混合方法，测量两个以上的时间点，扩大研究范围，以及探索干预的最佳

时间长度(Escartín, 2016)。对校园欺凌干预的回顾表明，持续时间越长、强度越大的干预越有效(Ttofi & 
Farrington, 2011)，这表明持续时间和强度是职场网络欺凌干预的重要考虑因素。此外，应该考虑实施和

测试干预措施的文化、种族和民族背景。Evans 等人(2014)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发现，对同质样本的干预

比对异质样本的干预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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